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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在浙江金东，瞬间喜欢上松溪的岭下朱村，是想起那
句歌词“岭上开满映山红”。于是，我放开视线，尝试从这个叫
岭下的地方找到一种花，进入视野的却是一棵古老的香樟树。

它高高耸立在村庄一处高地。当地人说，当年整个村庄
都那么高。村里还流传着一个故事，乾隆下江南途经这里时，
被官员以地势高翻不过去而劝返。

一行人行走在坡阳老街上，遥想当年繁华旧模样。这条
街，因街边有条坡阳岭而得名。古街全长 400多米，据说曾是
婺州、衢州、严州(今杭州建德)和处州(今丽水)、台州、温州六
州之间上通下达的必经之路，是当年浙东与浙南的官道及贸
易通道，以及贸易中心与物资中转站，在方圆几十公里名气很
大。而今，老街跟着光阴几度变迁，繁华不再，韵味仍存。

最先吸引我的，是村中墙上竟然镶嵌着一本又一本“书”，
蓝白相间的封皮。停步细看，吃了一惊，那是一个一个电路
箱。“书”的封面，是四个字“朱子家训”！

一路走来，厚重的文化已经让我对这片土地有了足够的
敬畏之心。墙上这四个字，莫非……一问，果然，村庄与朱熹
有关。

据说，当地人通过光绪戊申年（1908）重修的一部《松溪朱
氏宗谱》，坐实了这件事。从宗谱记载中可知，金华松溪岭下
之始迁祖为朱熹第九世孙千七公。千七公先居金邑履正坊，
后因避元末兵燹迁居松溪祝家湾。其第三子思温迁居岭下横
山沿，合葬杨埠塘角，后裔主要聚居在岭下朱、雅桑园村……

而岭下朱还有一处可作一证，便是位于岭下朱前园路 50
号古宅石门上部的四个古砖雕刻字——“考亭衍绪”。四字中
的“考亭”，系朱熹晚年著述讲学之地。当年，朱熹创立了考亭
学派，考亭书院也成为南宋时全国最有影响的书院之一。《松
溪朱氏宗谱》中除了存有《考亭书院》一诗，还有康熙年间族人
朱时化写岭下当地《紫阳书堂》一诗，其中一句是“休夸韦相筮
中经，家学心源接考亭”。

种种痕迹表明，松溪岭下一带自元朝末年以来，一直是朱
熹后裔聚居之地。

其实，岭下朱村到底是不是与朱熹有关，并不重要。重要
的是一直到今天，这里都保存着朱熹的痕迹，传承着朱熹的思
想。朱熹已经在这里，一直在这里，就够了。

走在坡阳老街上，脚下的鹅卵石小径透着古意，恍惚中也
成为曾经的人。前方，一位老人从门里探出半个身子，沧桑的
一张脸与高大的木门，以及门上的“同泰”牌匾那么契合。从
前，这里是一座酒坊，满足着来往官商的味蕾。而今贸易不
再，老酒依然静候在原处，守护着曾经的辉煌。

一路走过，“乡贤馆”“逸品阁”“衡庐”等旧迹挂在一家家
门头，“观音阁”“大王庙”从身边相继闪过。村中央，一处碉堡
一样的东西引起我们的兴趣，正研究时，一位中年妇女主动过
来解释，说这是“种子仓”。旁边的场地，就是曾经的打谷场。
那个年代，要将打好的谷子就近装入这个仓库中。她一边解
释，还一边示范谷子从哪个部位流出。

“可惜了，现在只剩下这一个。”这样一处已经失去用途的
老物件，竟然引起一位农家妇女的疼惜。

顺着她的声音抬头，墙上空白处是一段朱子家训：“诗书
不可不读，礼义不可不知。子孙不可不教，童仆不可不恤。斯
文不可不敬，患难不可不扶。”

根源在此。

晨梦中，电话铃声骤然刺破了寂静，原来是
口腔专科优惠补牙，挂断电话，继续睡觉。少
顷，铃声又起，是位外地朋友晨起读报，看到我
的作品特来贺喜。退休后每天睡到自然醒，这
次却再无睡意了。这两个电话让我忽然意识
到，如今主动联系我的人，已经寥寥可数了。

自从退休，便告别了办公室的电话机，家里
的固话早已拆除，手机成了唯一的外联工具，只
是手机响铃的次数渐少。在职时手机永不熄
火，会中、路上甚至饭桌前皆不停，甚至更有凌
晨急召我处理公务的警报。如今，手机的功能
改为了阅读、写作、导航、付款，通话已不再是主
要元素。

电话少了，我也乐得清净，少了那些寒暄，
多了点时间看书写作。书房里有书万余册，现
在终于有时间沉下心来阅读思考了。

很少主动给别人打电话，非要紧事打扰别
人不好意思。也不想别人打来电话，恐电话打
断我的写作思路，或搅了越来越珍惜的甜梦。

有三种电话是期待的。
一种是亲人的电话，他们不在意我退休与

否，即便只是闲聊，问问长辈身体，孩子学习生
活，互相宽慰，家长里短，这是一份亲情的祝福，
让人感到无比的温馨。

另一种是请我讲课的电话。师范学校毕业
的我，工作时当过老师，在宣传战线工作数十
年，经验凝练成理论制成课件，有机会分享也是
好事，尤其听到课中课后的掌声，看到听者赞许
的目光，慰藉感顿生，那份幸福很甜。

第三种是编辑或好友的报喜电话，告知作
品刊出。作品问世让人充实，证明自己不老，剪
贴样报再细细回读，一股暖流会洋溢周身。

偶尔也期待好友的电话。退休之后，依旧
能互相关注的都是岁月淬炼的知己。老友间的
通话便如陈酿，无论话语厚薄或玩笑调侃，都能
唤醒一些尘封许久的岁月记忆。

电话少不是坏事，证明别人都忙于工作忙
于生计；于我则是得清静享清福，若无闲事挂心
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曾经的喧嚣热闹，一如放
鞭炮，响声过去，硝烟飘散，终归沉寂。于无声
处，生活还会有新的方式新的内容，还会有另一
种醇厚馨香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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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土生土长的太原“80后”女性，
我始终觉得这座城市的故事，是沿着汾
河上的桥梁一节节铺展开来的，我的心
里对太原的桥满是难以言说的眷恋。

小时候，漪汾桥在我眼中，是汾河
上一道绝美的彩虹。红彤彤的拱洞像
糖葫芦串起童年，每次路过，我都会认
真数。数着数着，思绪就飘到了少年宫
的美术班，想起在那里涂抹色彩、勾勒
梦想的时光；数着数着，又仿佛置身于
太原市图书馆的自习室，沉浸在知识的
海洋里；数着数着，还会想到汾河景区，
在那里追逐嬉戏，感受四季更迭。那是
独属于年少时光的美好。2008年它拓
宽改造，临时土桥晴天尘土飞扬、雨天
泥泞难行，但看着新桥桥墩渐稳、桥身
舒展，满心都是对它崭新未来的期待。

漪汾桥拓宽后，2011年南中环桥初
露身姿，它的流线型桥身和优雅的曲
线，让太原的桥梁美学迈入新纪元。我
曾无数次在桥上驻足感受它的美。那
些年，南中环桥成了太原人拍写真的热
门地标，我也曾在这里留下青春的身
影，背景是汾河水与晚霞交织的浪漫。

太原的桥，每一座都独具风情。祥
云桥似燃烧着的熊熊火炬；通达桥似展
翅白鹭，优雅地欲冲向云霄；而不起眼
的管道桥，则似一根一根神奇的吸管连
接着老军营和山纺街美食街。每次和
闺蜜骑车路过，山纺面皮的爽滑口感、
铁板串串的滋滋声响、大冒菜的麻辣鲜
香，瞬间就能把我们的味蕾唤醒。

这几年，我尤其钟情于骑车跨桥的
“治愈之旅”。从极具现代感的祥云桥
出发，一路感受长风桥的延绵温婉、南
内环桥的沉稳大气、迎泽桥的恢宏壮
观。向北骑行，依次穿过胜利桥、北中

环桥、柴村桥。一路奔波，有时只是为
了吃上那碗心心念念的小刘米线，只是
为了那碗能在舌尖绽放的“九斤面皮”，
只是为了义井小吃街筋道十足的自制
火腿肠、喷香软糯的土豆拌饭、香气四
溢的卤煮。又或许几十里的路程，吃的
不仅仅是美食，更是奔赴一场藏在心底
的情怀之约。掠过这一路又一路的风
景，宛如翻开一本精美的太原桥梁立体
画册，每一页都有着独特的韵味。它们
像是生活的调色盘，为我们的日子添上
了五彩斑斓的色彩。

摄乐桥下的湿地公园，如今成了热
门打卡地。周末我常带着孩子去那儿
喂鱼，冷不丁就会有几只红嘴鸥从水面
飞速掠过，它们翅膀扇起的风里，满是
清新的汾河气息。回想起小时候，这儿
连一只野鸭子都很难见到，可现在它们
却成了常客，在水面悠闲游弋，这无疑
是城市环境日益改善的有力证明。带
着孩子来这儿野餐，看鸭子欢快戏水，
投喂色彩斑斓的锦鲤，再在树荫下翻开
一本好书静静阅读。桥下这片湿地，已
然成了都市中难得的自然课堂，让孩子
亲近自然、感受生命的美好。

这些桥啊，就像无形的丝线，把我
们生活里的点点滴滴串成了串儿，甜的
是过往的美好记忆，辣的是生活里的磕
绊挫折，咸的是拼搏流下的辛勤汗水，
鲜的是对未来满怀的希望憧憬。

它们更见证着太原的蜕变，从重工
业城市到绿意盎然的宜居之地，河水重
归清澈，桥梁愈发精美。太原的桥，早
已超越了实用意义，成为城市的灵魂。
它们串起了生活百味，承载岁月的记
忆，让这份特别的情缘，在一代代太原
人心中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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